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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是中国作家协会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市

作家协会70华诞。1949年7月23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表大会（后更名中国作家协会）在京举行。1949年9月11日，中

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正式成立（后改名中国作协上

海分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主席巴金，副主席周而复、于伶、章

靳以、许杰，秘书长孔罗荪，书记处书记孔罗荪、唐弢、魏金枝、

孙峻青、吴强、姚时晓、王若望。

坚持为人民写作的朴素初心

在儿童文学老作家孙毅的记忆中，第一次上海市文艺工作

者代表大会不仅有巴金、夏衍、梅兰芳、周信芳等大作家、大艺

术家的身影，更多的是像他那样普通的创作者。96岁的孙毅思

维清晰、声音洪亮，他如数家珍地提到“龚炯”“奚思德”“贺宜”

的名字，他们有的是学校的老师，有的是“孩子剧团”、“儿童剧

院”的创作者。出席新中国上海的第一次文代会，他至今感慨不

已：“我文化程度不高，小时候就是听着楼下茶馆里的江湖艺人

卖唱长大的。那时候人民苦啊，那么多流浪儿，都是因为打仗从

外地逃到上海来的，我最开始的创作就是为了反映那个时代孩

子们的生活……”孙毅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目睹人民

疾苦，他选择创作儿童剧，希望用自己的笔，为苦难的孩子们呐

喊和奔走，亦要给予他们受难的心灵以安抚与慰藉。这就是他

朴素的创作初心，为孩子，为人民。

第一次文代会后，孙毅成为上海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

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陈伯吹。令他最觉自豪的记忆，是他们编

写的儿童剧进京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演出。

“毛主席和宋庆龄一人一个大沙发，坐在中间位置看台上

的孩子们演出……落幕了，小演员们激动地不肯走，跑到幕前

向毛主席挥手……”那是让孙毅骄傲一辈子的人生巅峰时刻。

1953年2月，孙毅收到宋庆龄颁发给他的任职聘书，开始

担任儿童时代社副社长，兼任儿童剧团创作室主任。就是在那

里，他遇到了与他相伴至今的妻子彭新琪。

在他陷入回忆而沉默不语时，90岁的彭新琪静静等待着，

等待在某个时刻续上话题。最了解孙毅的人，自然是同为文学

中人的妻子。

彭新琪是《收获》创刊时期的编辑，后调任《上海文学》。《收

获》创刊时的情形，她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期很快要付印了，我

们既兴奋，又担忧，编好的稿子中有作者不合适，临时撤换稿

子，搞得非常紧张……不管如何，刊物还是出来了，很开心，从

此以后就有了《收获》”。

作为全国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彭新琪参与了当年

很多重要活动，比如接待来上海开会的苏联作家，参与编发了

老舍的《全家福》、郭沫若的《蔡文姬》、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等重要文学作品。

《收获》的面世，是带着“尝试”的意味，彭新琪说：那时候我

们的宗旨就是，文学作品先发表在期刊上，听取读者意见，然后

再出版书籍。《上海文学》刚复刊，编辑部就举办青年文学爱好

者讲习班、组织采访活动，从“星期四沙龙”里走出来的年轻人，

就有程乃珊、陈村、曹冠龙、任哥舒、周大新。

就是这种“尝试”，让文学期刊“团结文学爱好者，培养文学

新人”的功能延续至今。彭新琪也因此获得“全国文学期刊优秀

编辑”称号。2019年1月，她以90岁高龄出版了新书《巴金先

生》，并且，她依然在做孙毅“一个人的编辑”。

孙毅已经96岁，可是他不疏笔耕，还在为孩子们写作。彭

新琪说：“孙毅的作品，我是第一责编，现在还可以给他校对。”

笔耕不辍 一生热爱写作

1947年，当24岁的小伙子孙毅在创作他的儿童剧《小铁

匠》时，18岁女孩彭新琪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27岁的欧

阳文彬，却已然是一名“老作家”。

1920年出生的欧阳文彬，曾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处、上海市

委宣传部报刊处、文艺处等单位工作，还担任过《新民晚报》《萌

芽》的编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7岁的欧阳文彬从苏州东吴大学

一路逃难来到长沙，转读南迁而来的北平民国学院。在那里，她

遇到了她的文学“领路人”张天翼。她还清晰地记得，张天翼当时

教的是《文艺习作》，他把欧阳文彬的一篇课堂习作投稿给长沙

的《观察日报》，从此，欧阳文彬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正是在张天翼的引导下，欧阳文彬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

队活动，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红色中国的文艺

战士。她以亲历者的身份，创作了多部反映战争生活的文艺作品。

如今，99岁的欧阳文彬虽已无法用眼睛阅读，但她依然在

用“听”的方式，与文学保持着最亲密的接触。每天早饭后，她都

会让保姆打开电脑，播放喜马拉雅读书软件。不能亲自书写，她

就口述，让保姆用电脑记录。90岁以后，欧阳文彬还经常在报

刊发表作品，散文、回忆录、短诗……她从未远离文学创作。

92岁那年，她完成了人生传记《欧阳文彬文集》，后记第一

句她就写道：“我一生爱好写作。”

这未尝不是孙毅和彭新琪的“热爱”，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

那一句——不忘初心。虽然已过鲐背之年，甚至临近百岁，他们

仍笔耕不辍。新中国第一代写作者，就是这样，以永远不老的情

怀，在文学道路上不断续写着属于时代的传奇。

（李 鹏）

亲历者回忆——

跨越70年的上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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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中国文学成就
展望新时代文学前景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为总结70年来文学创作的成就和经验、展望新时代文学的

前景和可能，7月2日至3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在北戴

河举办“新中国、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回顾与展望研讨

会”。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并讲话，中国作协书记

处书记鲁敏出席并作会议总结。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

学者、评论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

主任李朝全主持。

李敬泽在讲话中说，新中国文学走过了70年的不平凡

旅程，在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卓越的创作成绩。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要回到历史的纵深处，以

广阔的历史视野去认识和总结这70年文学的成就、经验，

以及它所潜藏的巨大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通过

回望历史、回顾文学，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的历程，从而对当下中国现实有更具历史感的

深刻认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中

国的文化和文学也迎来了新的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每一

个文学工作者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基础上获得对中国现实的总体

把握，深刻认识时代和社会向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和问题，以

更多优秀文学作品来回应新时代向我们所敞开的巨大创作

空间。

对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品进行重估

回顾70年来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农业、工业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热潮，还是八九十年代

的各种思潮迸发，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诸多文学新变，每一阶

段都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秀作品。在研讨会上，与会者

谈到，我们要对新中国70年文学进行客观的评价和系统的

总结。韩春燕说，对于70年来的重要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

学者和批评家们都曾经作出过评价和论述，站在当下回顾

历史，我们会发现，过去的一些评价并不是那么准确。因此，

当下的学者要通过整理资料、采访作家等方式重返历史现

场，对那些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品进行重估，理清那些混沌的

文学命题。何平认为，虽然当代文学领域有着众多的研究

者，但却没有能够对很多文学史问题进行精细的研究。在研

究中，要避免“割裂现象”，比如研究“十七年文学”，不能只

关注这17年的文学，而是要把它与近70年甚至近100年

的文学发展史结合起来，注意“小时段”与“大时代”、“小传

统”与“大传统”、“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王尧说，

我们在研究中要去掉惯性思维、刻板印象的影响，回到历史

现场，看到文学内部的连续性、复杂性、多样性。李利芳和崔

昕平在发言中回顾了70年来儿童文学的发展概况，姚海军

聚焦科幻文学在这70年里的几次创作热潮。他们提出，儿

童文学、科幻文学作家要进一步提升原创能力，创作出更多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也期望有更多的年轻

学者和批评家关注儿童文学、科幻文学。

与人民生活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回溯新中国70年文学的起点，人民性和时代性是其显

著的特征。丛治辰、王秀涛等认为，文学书写人民、人民参与

书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很多基层写作

者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他们的作品可能在艺术上并不是那

么完美，但文学深刻地嵌入了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以精神的

滋养。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成为更庞大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力地介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之中。文学

的人民性在当下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如何与人民生活建

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成为作家评论家们必须深入思索的命

题。项静说，我们需要对70年来的各种文学经验进行回溯

和整合，对历史传统进行再次激活和利用，创造属于我们今

天的、能够处理复杂现实经验的文学形式。我们尤其呼吁那

些具有行动性的文学。文学不应该仅仅指写作本身，它应该

具有一定的行动能力，这样才能克服其保守性，以敏锐的触

角介入更广阔的时代生活之中。刘大先认为，很多处于边

缘、交叉地带的写作者，他们本身不是纯粹的作家，而是来

自各个生活领域前沿的工作者。他们的作品接地气、有创

新，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季亚娅说，在阅读刊物

来稿时经常发现，一些作家的作品只局限在书斋中，缺乏原

创性。好的写作者应该深入到田野之中，深刻把握人民的生

活，把握时代的命题，得出自己的独特发现，这样才能写出

好的作品。

作家在创作中要有总体意识

如何以文学真实地反映时代的总体性，也是与会者讨

论的热点。朱羽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具有很多共同

的价值取向，而且都强调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功能。到了当

下的新媒介时代，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创作，其总体性

都在减弱。文学如何回应这种挑战，变成了一个难题。傅逸

尘谈到，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不能只是书写个人的生活与情

绪，应该注入一些具有超越性的东西。比如书写苦难，不能

只聚焦于个人悲惨生活的呈现，也要书写超越困境的信心

和勇气，因为这些真善美的品质具有最普遍的感召力。董阳

认为，我们要相信社会化大生产能生产出主流文化产品。越

要覆盖最广泛的人群，作品就越要传播主流价值。马建辉提

出，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共同体文学”，一方面生动书写“人

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主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学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重要作用。丁晓平认为，作家在创

作中要有一种总体意识。要能够重新发现“我”与自己、“我”

与他人、“我”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抛弃小我情调、历史

虚无，以宏大叙事构建文学作品中的“命运共同体”。李国

平、黄平、杨辉、张涛等分别以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为例，谈及

当下文学创作的趋势。他们认为，一些作家的创作，虽然是

从个人出发，但他们并没有割裂个人与时代、社会的紧密联

系。在他们眼中，他人与自我休戚相关，个人与社会紧密相

连。而文学的时代性、总体性就在这样的书写中不自觉地体

现出来。

时代发展提供的新经验，为文学写作带来新的机遇和

挑战。谈到城市书写，李振提出，很多作品都在书写年轻人

在城市里的困境，陷入了一种模式之中。我们要重新梳理城

乡之间的复杂关系，写出展现时代复杂经验的作品。李音认

为，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同质化，因此，在书写城市故事时，

不仅要做到“随物赋形”，还要做到“随心造物”，准确捕捉

和创造一些具有时代隐喻的形象来表现时代。谈到人工

智能时代到来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罗小茗说，当下的一些

科幻小说既及时反映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也在

各种科技设定中对人性进行复杂的考量。徐晨亮在对当

下青年作家的创作情况进行描述后提出，年轻一代作家的

创作是多样的，他们在执著地探索着文学创作的各种可能，

而中国文学会在这样的探索中不断发展。

“彰显人性善，这才是现实主义的最大意义”
“现实主义：梁晓声与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举行

6月29日至7月14日，“传承的温度——韩春启、王钰宽、崔晓东、阳东霖、陈晓
君戏剧服装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此次师生联展以传承为主题，集中展示了
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韩春启和他的几位学生为多部大型舞台剧目设计的服装手
稿、图片和实物。5位参展者都是国内戏剧服装界知名设计师，他们长期耕耘在舞
台幕后，把青春和才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热爱的文艺事业，为观众熟悉和喜爱
的不少舞台剧目和大型演出等担纲过服装设计工作。在韩春启看来，艺术教育的
灵魂是情感，老师和学生一旦结缘就是一生的情缘。作为一个师者，在传承的过程
中惟一能让人感觉幸福的就是“真”。参展设计师们表示，非常感谢曾经传授给自
己技艺、在各方面给予过自己帮助的老师、专家和朋友们，这正是此次展览的意旨
所在。

（王 觅 文/图）

本报讯 6月16日至17日，由北

京语言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共

同主办的“现实主义：梁晓声与中国

当代文学”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

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等出席会议。来自全

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吴义勤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

有力量的文学，它的力量就来自对国

家和民族的关注，对普通人生存现状

的思考和关注。梁晓声的现实主义是

一种温暖的、朴实的现实主义，他的作

品都是趋于传统的白描，注重细节描

写，注重故事情节推进，注重人物情感

表现，以人物命运打动人，同时还注重

对人物性格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挖掘。

“我们应该回到现实主义的传统，现实

主义当然也要创新，但不能背离它的

本源，只有回到现实主义的本源，现实

主义的生命力才有可能获得解放”。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作家之所以

不断有力作问世，就在于他们对现实

的关怀，他们一直追随时代、反馈时

代，同时也在沉淀自我、认识自我。平

民视角、悲悯情怀，是梁晓声始终坚持

的创作风格。梁晓声的现实主义始终

坚持一种平民视角，而平民视角里又

包含了一种英雄主义。梁晓声是一位

充满真诚情怀的作家，这种真诚也表

现在他的写作里。他的写作从不刻

意，无论是选题、结构布局、情节设置，

还是语言风格，都体现出一种不刻意

的真诚感。

在会上，梁晓声本人也坦言：“我

喜欢《静静的顿河》，喜欢《战争与和

平》，尤其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彰显人性善，这才是现实主义的最大

意义。”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6月 28

日至30日，第九届漳浦诗人节在福建

漳浦县举行。此次活动由福建省作

协、《作品》杂志社、漳浦县旧镇镇政

府、天读民居书院联合举办。陈毅达、

杨克、陈仲义、沈奇、林秀美、道辉、石

华鹏等诗人、评论家参加。

活动期间，举办了“诗歌文本新思

路——《现代诗：元素化合论》研讨

会”。《现代诗：元素化合论》是陈仲义

的最新诗学著作。在书中，他突破传

统的“内容与形式”二元论，将构成诗

歌、诗意的要素进行多重拆分，并用化

学元素的各种化合作用来隐喻诸种诗

歌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会者谈

到，陈仲义在此书中将诗歌的形式研

究推向精细化。一方面，这种拆分研

究让读者看到了诗歌内部的多元性、

复杂性；另一方面，以化学术语来解读

诗歌，有些地方不一定那么契合，有时

候为了理论而理论，让诗歌失去了自

身的灵动性。

其间还举行了“行进的节奏·在漳

浦大地上”诗歌朗诵会。诗人们分别

朗读自己的诗作。他们来自不同的地

方，有着不同的姿态与腔调，向观众们

生动地呈现了诗歌的声音魅力。

第九届漳浦诗人节举办

本报讯 6 月 29 日，

《雨花》杂志社在南京举办汤

成难小说研讨会。江苏省作

协党组书记汪兴国、书记处

书记贾梦玮出席并致辞。何

平、王春林、傅元峰、张光

芒、郭艳、方岩、韩松刚等与

会研讨。

与会专家围绕汤成难的

两部小说集《一棵大树想要

飞》《J先生》展开研讨，认为

孤独与残缺是其小说创作的

重要主题。汤成难是扬州作

家，但作品的地域色彩并不

明显，其写作有一种“去地方

性”，而集中描写“人”与“生

活”的关系，“生活”充满幻

想，而“人”浪漫，“每个人都

想做成自己想要的那样，到

最后都做不成”。汤成难的

创作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

态，以城乡二元模式为参

照，用作家的个体经验与零

度叙事梳理时代隐疾，记录时代变

迁。有的评论家还提到汤成难小说创

作中的“行动”意识，她以“一棵大树

想要飞”“寻找一朵云”“开往春天的电

梯”等命名小说，作品中充满了“火车”

“公交车”等意象，加上快速冷硬的叙

述节奏，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开放性、

流动性等特点。

此次汤成难小说研讨会是《雨花》

杂志“绽放”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场。据

《雨花》主编朱辉介绍，《雨花》杂志新

设的“绽放”栏目，旨在推出一批具有

相当创作实力和广阔创作前景的青年

作家，除刊登其作品外，为加强对其创

作的关注和指导，还将陆续组织专家

进行专门研讨。 （李英俊）

《
雨
花
》
研
讨
青
年
作
家
作
品

本报讯 6月28日，由山西文学

院、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文学院联合

主办的“散文的新可能——闫文盛和

他的《主观书》研讨会”在太原举行。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山西省

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以及

杨庆祥、张庆国、张森等50余位专家

学者与会研讨。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张

卫平主持会议。

2019年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推

出闫文盛《主观书Ⅰ：我一无所是》的

精装本。本次研讨会即以《主观书Ⅰ：

我一无所是》切入，兼顾闫文盛历经

7年、在写作方面的探索与开拓。与

会者围绕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家的文

学抱负、该书的文本价值及创作的可

能性等多个角度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

交流发言。大家认为，闫文盛的文学

创作具有明显的文体追求，他在漫长

的耕耘中，将“思、诗、文”融汇，其文本

呈现出了汉语精微的语言之美，行文

具有诗歌的光亮，是一种有难度的精

神性写作，也是一种具有高度的创造

性写作。 （山 闻）

专家研讨闫文盛作品

新中国70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

当代文学的“洪钟大吕” （见今日2版）


